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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回家，看到客厅的窗台上，摆着
一个古色古香的瓷瓶，里面插着几枝怒放
的月季，鲜红的花朵，把房间装点得一片
红火。我笑着问老妈：“又出去散步了？”
她笑吟吟地说：“是啊，顺便剪回来几朵
花，漂亮吗？”听我连声说好，老妈立刻又
拉着我去厢房，看她最新培育的铜钱草，
每一盆的叶子都又浓又绿，生机盎然。

说起来，我和妹妹家都种着铜钱草，
长势都不如老妈家的好。我用的是水培
的办法，把铜钱草装在一个透明的玻璃
瓶里。妹妹用的是土培，直接将草种在
一个小陶罐里。发现我们两家都种不好
这种草，老妈开始亲自实验，她采取了折
衷的办法，在一个玻璃鱼缸里放了一些
落叶土，又加了水进去。还别说，老妈这
种半水半土的办法，养出来的铜钱草长
得就是旺，我和妹妹都跟她学了一招。

老妈对养花的爱好，缘于年轻时。
那时，我们在老家有一个院子，邻居家都
喜欢种些时令的蔬菜，比如辣椒、豆角什
么的，老妈也种菜，但她总要在犄角旮旯
的地方，再挤出一点空来，这里撒一点牵
牛花的种子，那边又种两棵凤仙花，窗台

下 边 是 鸡 冠 花 ，土 墙 根 下 边 是 步 步 高
……随着瓜果慢慢成熟，各种花儿也跟
着迎风招展，牵牛花缠绕着爬过篱笆墙，
让小院里多了一种别人家没有的情趣。
我常常为老妈的这个爱好欣喜，经常偷
偷摘了新开的花儿，放到课本里做标本，
她就算看到了也不恼，如果农活不忙、又
赶上下雨天，她还会摘了凤仙花一点点
捣碎了，给我和妹妹涂红指甲呢。

我上中学时，全家搬到县城，最开始
住在老爸办公楼的宿舍里，老妈也找到
了工作，她很快就从工友那里掐来一些
吊兰、紫竹、绿萝之类特别好养活的花
草，在我们的窗台上摆了长长一溜儿，每
天早晨用一个类似理发师傅用的小喷
壶，挨个儿给它们喷水，中午下班回来，
还要把花盆都转一转方向，说是让它们
均匀地接受阳光照射。这样，没过多久，
我们家的窗台就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我放学回家时，远远看到那一片绿，
就觉得格外亲切。

全家人挤在宿舍里，到底不方便，幸
好没过几年的功夫，老爸的单位集资盖
起了家属院，我们在小城终于也拥了自

己的家，三间正屋带一个院子，对于爱养
花的老妈来说，可有了用武之地。这时，
她不再满足于仅仅种花，干脆在院子里
种了一棵柿子树、一棵石榴树，从它们开
始挂果，每年秋天我们都能享受到从自
己家树上摘果的乐趣，吃起来也格外甜。

地方大了，可利用的空间多了，老妈
的花草也在不断增加品种，当然，她不喜
欢那些名贵的花草，说是养起来太费心，
种的都是一些吊兰、长寿、富贵竹之类的
普通花草。有一次，我回家，看到老妈在
厢房里的墙根下摆了一堆大号的可乐瓶
子，我问这是什么情况，老妈笑着说：“这
是我收集的雨水，冬天花不用浇太多水，
这些足够用到明年春天了！”怪不得老妈
养的花草格外好，原来有秘密武器，老妈
为了花草们可真舍得花费心思啊。

因为有一个爱养花的老妈，我和妹
妹从小受到熏陶，也在家里种了各种花，
我们常开玩笑说，老妈因为爱花而热爱
生活，是一个有着“花样年华”的人，而我
们受老妈影响，都愿意种花、养花，随时
能沐浴到花香，为平凡的日子增添了不
少乐趣。 张军霞

母亲上了年纪以后，把一些庄稼地
让给别人种，只给自己留了一块菜园。
打理菜园对母亲来说是小菜一碟，此时
她才真正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
来，从根本上享受劳动的乐趣。

母亲的菜园生机勃勃，春、夏、秋三
季，各色应季蔬菜纷纷登场，演绎着季节
的繁华。各种蔬菜长势良好，红的西红
柿，紫的茄子，绿的辣椒，把菜园装扮得
缤纷多彩。菜畦齐整，各种蔬菜高低错
落，有的亭亭而立，有的藤蔓缠绕，各具
特色，菜园显得丰富而有序。

清晨，微风清凉，菜园里弥漫着草木
的清香气息，不时飘过各种蔬菜散发出
来的味道。露水晶莹，在晨曦中闪着光
泽。母亲正在忙着采摘蔬菜，她一边摘，
一边说：“瞧这西红柿长得多好，沙瓤的，
特别好吃！这黄瓜，顶花带刺，多新鲜
……”母亲像欣赏自己的杰作一样，满满
的都是得意。

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不由大声背诵
起陶渊明的田园诗。母亲中学毕业，我
背的诗她能听懂多半。“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我背到这句时，母亲忽然说：

“我这是，摘菜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
瞧 ，这 里 有 篱 笆 ，有 山 ，这 诗 还 真 应 景
呢！这个‘悠然’说得好，就是自在的意
思吧？我在菜园里摘菜，真的是特别自
在呢！”说着，母亲自己先笑起来，好像对
自己的理解颇为满意。我说：“妈，你理
解得很到位！”

母亲在菜园种菜、摘菜，不就是一首
属于她的田园诗吗？菜种得不多，累不
着母亲，她在悠然自得中享受耕种之乐，
真的就像写一首田园诗一样，惬意自在，
能够获得精神愉悦。

母亲的田园诗，既能满足生活需求，
又是她的精神寄托。菜园里的菜，母亲
根本吃不了多少。我们姐妹每次回家，
她都会为我们每人装一大兜新鲜蔬菜，
让我们带回城里。剩下的菜，她会给亲
戚和邻居分分吃。

记得那次，我在餐桌上说起喜欢吃
秋黄瓜，说秋黄瓜比一般黄瓜口感更爽
脆，味道更浓郁。我只是随口说说，没想
到母亲记在心里。一段时间以后，母亲
的菜园里就出现了秋黄瓜。她依旧是非
常得意的口气：“怎么样，我种的秋黄瓜

不比你吃到的差吧？”我说：“那当然，您
这是纯天然绿色蔬菜，而且是用心种出
来的，当然是最好的。”

上次，妹妹说喜欢吃圣女果，酸酸甜
甜比草莓味道还好。母亲问：“啥是圣女
果？”三妹说：“大小跟草莓差不多，西红
柿的样子，味道可比西红柿好吃多了。”
母亲哈哈一笑说：“那不就是小西红柿
嘛，还说得这么洋气，什么圣女果。这种
小西红柿我也能种，你们就等着吃吧！”

如今的菜园里，已经种上了小西红
柿，虽然离成熟还早着呢，但母亲已经开
始期待。“我专门去邻村请教菜农小西红
柿咋种，你们放心，我种出来的小西红柿
味道肯定特别好！”妹妹赶紧说：“妈，您
种的什么都是最好吃的，因为里面有母
爱的味道。”

母亲依旧在菜园里“指点江山”：“这
里种的是辣椒，你们都爱吃。这里种的
是甜瓜，老大最爱吃。这里还有生菜，老
二最爱吃……”母亲像是正在抒情的诗
人一样，在吟诵她的田园诗。我忽然明
白，母亲田园诗的主题，一直是爱，而且
永远不变！ 马亚伟

那天和父亲去公园散步，见一个老人
打陀螺，父亲立刻停下脚步，认真地观看起
来。几分钟后，打陀螺的老人停了下来，父
亲问：“我还是很小的时候打过这个，可以
借我试下吗？”那人像遇到了知音，和父亲
热情地寒暄起来，并把鞭子递了过来。

父亲把陀螺捡起，将鞭绳绕在陀螺上，
弯下腰，挥动鞭子，陀螺就转了起来。父亲
隔一会儿挥动一下鞭子，陀螺转个不停，他
打得兴致盎然，不忍撒手，直到十多分钟
后，陀螺才停了下来。见父亲意犹未尽，我
跟他说：“爸，你这么喜欢，我帮你买一个。”

我开玩笑的话父亲却当了真。见我整
天收快递，却没拆出一个陀螺，他有些不
悦。有一天他问我：“你说你帮我买陀螺
的，一个多星期了还没见到，不会忘了吧？”

见父亲面露不悦，我赶紧编了个谎话
安慰他，“买了呀，店家说陀螺都是手工打
磨 的 ，需 要 好 几 天 ，我 催 催 ，今 天 应 该 会
发。”听我这么说，父亲的语气才缓和下来，

“那行，我等着呢，小时候打过好几年，好久
没玩了，到时候好好过过瘾。”

三天后，陀螺到了，两公斤重的大陀
螺，跟那天在公园里见的一模一样。父亲
高兴极了，马上就下楼试效果。几番抽打
下来，楼上便有人投诉，说这声音太扰民。
父亲拿着陀螺上了楼，脸黑得跟包公似的，
他 说 这 东 西 好 玩 是 好 玩 ，可 是 需 要 好 场
地。挥动鞭子的声音实在太响，这严重打
击了父亲的热情，他把陀螺丢到一边，追剧
去了。这打陀螺是全身运动，对老年人特
别好，可不能让父亲就这样放弃了，我得想
办法让他坚持下去。

离我家一公里外，有个很大的公园，那
里空旷，我建议父亲去那儿打陀螺。父亲
说太远了，不方便。我把电动自行车送给
父亲，他不再推脱，马上兴奋地带着陀螺骑
着车出门了。一个多小时后，父亲回来了，
兴高采烈的，他说那儿场地真大，有好几个
打陀螺的老人，大家一块儿玩的时候，还有
好些人以为是比赛，围着观看，父亲因为打
得气定神闲，得到不少夸奖。

一连几天，父亲都去打陀螺，跟几个打
陀螺的老人混熟了后，他的生活更丰富了，
白天约好钓鱼、喝茶，晚上就约在一起打陀
螺，几个老人身体都比父亲好，父亲得知是
打陀螺的功劳，就越发喜欢这项运动了。
一到下雨天，去公园里不方便，父亲便骑着
车来到桥底下打。桥底下平坦面积大，下
雨时人又少，父亲为这个发现很是得意。

迷上打陀螺的父亲，气色好了，吃饭
香了，睡眠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父亲说准
备和老伙伴们成立陀螺爱好者协会，争取
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进来，让大家都从
中受益。 刘亚华

母亲的田园诗

父亲迷上打陀螺

老妈的老妈的““花样年华花样年华””


